
第七章 甯氏势力的衰落

甯氏家族崛起于梁、陈，鼎盛于隋朝至唐朝初期，唐朝中期以后甯氏作为地

方势力就已退出历史舞台，从此以后史书很少有关甯氏家族活动的记载。甯氏势

力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因和内因，外因就是唐王朝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统治，严格控制地方势力的发展。内因是甯氏族人冒犯皇亲国戚，遭受毁灭性的

剿灭。另外还有当地土著民族反抗唐朝的统治并摆脱甯氏家族的控制等因素。

第一节 连年征战，族人反叛

南朝时期，岭南远离战乱不断的中原地区，社会相对稳定，人民得以休养生

息；再加上大量的北方汉人南下，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岭南经济得到了飞跃

发展。甯氏家族不断扩大新区，发展经济实力，并在此基础上造就了一支强大的

武装部队。进入隋朝时期，甯氏家族卷入王朝无休止的战争，首先是跟随刘宋征

伐林邑，不久又被征调去攻打高丽，隋末时甯长真又代表后梁国萧铣率部兵渡海

攻打交州太守丘和。前后 30 余年，经历 3 次远程战争，使甯氏家族的实力受到

严重的削弱。首先是部兵伤亡惨重，攻打林邑时，虽说是打了胜仗，但隋兵也有

近一半的将士伤亡，此次战争，甯长真 1 万多军马从陆路进军，其中大部分将士

是甯氏族人，估计有 6000 人之多。水军约有 5000 人参战，大部分也是甯氏族人，

估计有 3000 人之众，这样甯氏族部兵有将近 l万人参战，阵亡将士当在 4000 人

左右。在高丽战争中，征调岭南兵共 3万人，甯氏家族的部兵估计也有 5000 人。

隋朝历次征伐高丽战争中，几乎都是以失败告终，死伤惨重。估计此次战争中甯

氏部兵有近 2000 千人阵亡。隋朝末年，甯长真率甯氏族部兵攻打交州战争中，

动用部兵约 5000 人，失败更加惨重，死人更多，史书说甯长真“仅以身还”。估

计阵亡将士在 4000 人左右。三次战争，甯氏部兵死亡上万人，可说是大伤元气

了。据《隋书·地理志》统计：甯氏家族统辖的甯越郡（开皇十八年改日钦州）

共有“户一万二千六百七十”。具体人口数字没有记录，按一户 5 口人算，当时

钦州约有 6万人。甯氏族人甯暄统辖的合浦郡（曾改为合州）：“统县十一，户二

万八千六百九十。”人口约有 11 万人，两者相加共约 17 万人，也就是说在隋朝

37年中，甯氏家族辖区每 17人中就有一人死于战争，伤残者尚未计算在内。这



些人都是青壮年，是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他们不但尸骨未能还故里，同时也造成

甯氏家族经济建设的巨大损失。

战争消耗了巨大的人力，同时也消耗大量的财力。特别是岭南地区的俚僚部

兵，财力的消耗远比官兵的大得多。官兵的粮饷是由朝廷负责发放的，自隋唐以

来，无论是俚僚兵还是明清时期的土兵，历代王朝只顾征调，却从来不发粮草。

远程战争，自备粮草，财力消耗巨大自在不言之中。这一点我们可在明朝征调士

兵中获得佐证。

明清两朝，王朝征调士兵有近距离征调和远距离征调两种。近距离征调主要

是在广西境内征调。明清时期，中央王朝从桂西地区征调很多士兵到桂东、桂东

北地区和桂中地区屯戍，以防御瑶民起义，特别是在大藤峡沿岸及大瑶山周边地

区，都驻扎有士兵营寨。这些士兵都没有粮饷，要自己种地解决粮饷问题。他们

平时务农，战时是兵。与今日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大批军队转入军垦戍守边疆

的工作性质有所相似。近距离征调士兵始于明朝初年，《明史·山云传》云：“正

统三年（公元 1438 年），山云上言：浔州（今桂平市）与大藤峡诸山相错，瑶寇

出没，占耕旁近田。左右两江土官所属人多田少，其俍兵素勇，为贼所畏。若量

拨田土给兵于近山屯种，分界耕守，断贼出没，不过数年，贼必坐困。报可。嗣

后东南有急，辄调用俍兵，自此始也。”这些从桂西征调到挂东戍守的土兵，也

是只给田种，不发饷银。《平南县志》记载非常清楚：“零一里之有俍田，自前明

始。藤峡平定后，以俍兵分拨郡之属县，安插归农。耕田食力而无饷，垦田纳粮

而无差，此俍兵有田之始也。”在桂平和武宣交界的大藤峡地区，还有从贵州征

调来的土兵戍守。据《桂平县志》卷 31 载：“浔州诸假（壮族士兵），自前明因

藤峡之乱，从黔中调来助剿，峡平，戍焉，拨赋田及绝户之产与之耕食。设俍兵，

有粮无差，其人散居而各有长，旧隶武靖州，州废，隶通判。每年九月调赴守城，

三月归农。其后国家承平日久，免其守地之役，地方有警，仍照旧派遣。康熙三

十年（公元 1691 年），议以水陆塘汛派拨分守，更番迭换，各俍兵仍属本府通判

管辖。雍正六年（公元 1728 年）裁汰，悉归同知。后复奉文归本县管理。此俍

人假兵之来源也。”当时从桂西及贵州征调到桂东地区戍守的士兵很多，笔者曾



到贺州市鹅塘镇芦岗村调查。这是一个征调土兵遗民的村子，村子很大，有一条

小河流从村子中间流过，在小河旁有高大的古榕树，自然环境比较好。村子内以

韦姓最多，其次有覃、欧、陈、蒋、杨、罗、黄等姓，每个姓氏都各自相对集中

居住在一起。全村共 500 余户，1600 余人。他们全部讲壮语口音，凡是嫁过来的

客家人或是梧州人很快也学会壮语。他们的房子一般是三开间，前面有庭院，庭

院前面或右侧皆建有女儿房或女儿楼，是专门给待字闺中的青年女子居住的。很

多人家的门前都悬挂有牌匾，是其祖上所立军功获赠的荣誉匾。村子的小孩，不

管男女都喜欢读书，家长再穷也要送小孩读书。他们都说自己的始祖是明朝时期

从庆远府迁来的。他们信奉红水河流域及桂西地区壮族信奉的神。如莫一大王、

花婆、雷王、莫六官等。与他们认为自己的始祖来自庆远府的说法相吻合。在桂

东地区的壮族都非常团结，因为他们的始祖都是从桂西迁徙来的，然后分散屯戍

在湖南、广西、广东交接的地方，因此相互之间都有一种异乡故旧的情结。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芦岗村的韦氏壮族在村子内筹建韦氏祠堂，我们去调查时祠

堂已建成，共三层，约 1300 平方米，非常华丽，在村子内是十分显眼的建筑。

整个建筑花费了 60余万元，这些钱都是由韦氏族人到广西境内的八步区 30余个

韦氏村寨募捐；另外还有平乐、昭平、苍梧、荔浦、藤县、阳朔、恭城、富川、

钟山、容县及广东省的连山、怀集、湖南的江华县等地的韦氏壮族都捐了款。凡

是捐了款的各地韦氏族人，都在祠堂内立有自己的始祖牌位。每年清明时各地来

此祭祖的人很多。芦岗村韦氏族人认为，凡是上述各地韦氏祖先，都是该村分支

出去的，据说他们的先祖从桂西的庆远府来时，最早都是集中在芦岗村，以后才

分配到各地，因此，每年清明之际，桂东地区及湖南、广东的土兵遗民都有人来

芦岗村寻根问祖。芦岗村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缘、族缘凝聚力。

综合上述情况可知，明朝时期，在大瑶山周围，调集了很多士兵来屯田戍守，

主要是防止瑶族人民起义。由于土兵屯田戍守，不花中央政府的钱财，又达到稳

定社会的作用，到了清朝时期，仍然推行明朝的政策，因而屯戍的土兵就永久性

地屯守在异乡异土，成了当地的永久居民。作为士兵而言，他们在桂西地区土地

较少，又经常服劳役，而到桂东地区屯田之后，仅是屯田戍守一事，种田不纳赋



税，又不再做其他差事，生活显然要比在桂西好。而且，瑶民在大藤峡起义失败

后，己无大的战事，因而这些士兵遗民也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据实地考察，士兵遗民居住的村寨有如下几个特点：

1.房子都建在山坡上，房屋布局比较紧凑，村巷较深，有些村寨还遗留有围

墙和碉楼，这些都是军事防御的需要。房子建在山坡上有易守难攻的特点，房屋

紧凑也起着易于防守的作用，一旦有敌人进入村子里，全村的人立即可以集结起

来，利用房屋作掩体，攻击入村的敌人。

2.房子建筑都比较坚固，如龙屯村和抱村，至今仍保存有成片的古建筑，用

凿制精致的大石条作墙基，有很厚的青砖墙体，上面盖青瓦，在使用冷兵器的时

代，这种房子是很难攻破的。

3.村落附近的生态环境都比较好。有平坦的稻田、长年不涸的溪流，土地都

比较肥沃，而且离村子不远，人们一出村口就可以下田生产劳动。这样好的生态

环境，在当时来说，只要他们勤于劳作，他们的经济生活比附近的瑶族好当是在

意料之中。

远距离征调土兵主要是指瓦氏夫人率士兵到东南沿海抗倭。明嘉靖年间，田

州土官瓦氏夫人率 7000 俍兵到东南沿海抗倭，朝廷规定他们“自备军粮”。瓦氏

夫人治军很严，刚开始时，因有自带的粮饷，士兵所过之处，瓦氏夫人都“约所

部不犯民间一粒”，
[1]
有严明之纪律。然而时间长了，自带粮草用完，便出现了

所过之处，“掳掠一空”的现象。在其最困难的时候，朝廷也给些兵饷，但不及

官军之半。“中国之喜用俍兵者，不独以其勇也。汉兵行有安家行粮，而土兵止

给行粮，省费一倍，每兵一日仅白金一分二厘耳”，而“土官喜于见调，兵人日

米一升，计价目可一钱，俱为土官所得。”
[2]
这使士兵、俍兵为生活所迫而行掠。

朝廷官吏为鼓励士兵、俍兵作战，“所调各处土官既至，宜厚加犒赏。俾其各认

地方，从所径便。自抵贼巢，所得财物尽以与之，官军人等不许抽分科索。及所

俘获贼属，许得便卖，则人自为战，勇气百倍矣。”
[3]
朝廷官吏如此鼓励土官士

兵掠夺，军纪自然无有不坏者。

从明朝士兵征调情况可知甯氏部兵的征调情况，其实质完全一样。在隋朝的



37 年中，甯氏部兵参加的三次战争，其中的林邑战争和高丽战争都是征调性质，

朝廷是没有粮饷的，而攻打交州太守丘和的战争，是甯长真的独立行动，后梁皇

帝萧铣根本没有多余粮饷给他。由于长年征战，甯氏家族的人力财力消耗过大，

引起族人的不满，于是起兵反叛唐朝。《新唐书·南蛮传》载：“（甯）道明与高

州首领冯暄、谈殿据南越州（在今浦北县）反，攻姜州（在今合浦县西北），甯

纯以兵援之。八年，长真陷封山县（在今合浦县西北），南州刺史庞孝恭掎击暄

等走之。明年，道明为州人所杀。未几，长真死，子据袭刺史。冯睻、谈殿阻兵

相掠，群臣请击之，太宗不许，遣员外散骑常侍韦叔谐、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淹持

节宣谕。暄等与溪洞首领皆降，南方遂定。”

甯道明与冯暄是在哪一年起兵反叛唐朝，《新唐书>没有明说，《资治通鉴》

却有明确的年代记载：“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下武德六年（公元 623 年）

四月丁卵，南州刺史庞孝恭、南越州民甯道明、高州首领冯暄俱反，陷南越州，

进攻姜州；合州刺史甯纯引兵救之。”
[4]
文中明确地说甯道明等人是在武德六年

（公元 623 年）起兵的，所说可信。但《新唐书》与《资治通鉴》对此事件的记

载略有出入，《新唐书》认为是甯道明与冯睻、谈殿三人联合起兵，以南越州为

据点反叛朝廷；钦州刺史甯长真、合州刺史甯纯、南州刺史庞孝恭则率兵镇压他

们的反叛。而《资治通鉴》却说南州刺史庞孝恭参与了甯道明、冯暄、谈殿三人

的反叛军。估计是《资治通鉴》误记，其可疑之处有两点，其一是将甯道明说成

南越州民，“民”即是没有官职，实际上在唐朝初年甯道明就已被封为南越州刺

史，如果他仅是一介草民，根本没有实力反唐。其二是南州原属合浦郡，州治在

今博白县内。南州位于高州与南越州中间，高州冯暄率兵来南越州与甯道明会合，

必经南州，因此南州刺史在此将“击喧等走之”是对的。

关于甯道明与甯长真的关系，史书及《甯贙墓志铭》《甯道务墓志铭》中均

未提到，如果按中国传统的辈分起名法，甯道明似与甯道务同辈，应是甯长真的

孙辈。但钦州的甯氏家族并没有严格按辈分起名，如甯长真和甯贙是亲兄弟，一

个是单字名，一个是双字名，就不是按辈分起名法。据此推测，甯道明应是甯长

真的远房族人，其先祖或许与甯逵同辈。甯道明与甯长真是同时代的人，就此而



言，甯长真与合浦的甯喧、甯纯的关系较亲近，与甯道明的关系则较疏远。尽管

这样，甯道明所统治的南越州也是甯氏家族的势力范围。甯道明反叛唐朝实际上

也是对甯氏家族的背叛，因为他举兵攻城，扩张势力时都是在甯氏家族的地盘内。

如他攻打的姜州和封山县就是甯纯的辖地范围，因此甯纯率兵来救援，甯道明已

经攻破封山县，并占为己有，结果又被甯长真反攻破。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

甯道明被州人杀死，甯长真也在这年逝世。甯道明为什么会被州人杀害？这是值

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这次甯道明反叛事件，历时 4年之久，

唐朝廷没有出一兵一卒来镇压，一切由甯长真、甯纯和南州刺史庞孝恭出兵镇压，

据此推测，甯道明之所以举兵反叛，其目的不是反叛朝廷，而是家族权势的争夺。

长期以来，甯氏家族皆以钦州的甯猛力、甯长真和合浦的甯暄、甯纯两个支系为

正统。南越州的甯道明是旁支系，从未有出头的日子，一直是处于从属地位。由

于甯长真长年征战，势力有所下降，甯道明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可以取正统地

位而代之，于是举兵争夺地盘，扩张势力。族人相残，显然不得人心，最后甯道

明以被州人杀死而告终。

史书说甯道明与高州冯暄联合反叛，实际上两人的队伍并没有会合集结。本

来他们已经约好两支队伍在南越州集结，然后举兵攻打钦州和廉州等地，但是当

冯睻率军从高州向南越州集结时，即被南州刺史庞孝恭阻击，冯暄的部兵一直没

能与甯道明的部兵会合一处。甯道明仅以南越州的兵力对抗甯长真和甯纯，无疑

是以卵击石。

自甯长真死了以后，其子甯璩袭钦州刺史之职，唐王朝强化了在钦州的统治

地位。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 627 年），将钦州分

置越州，不久又改属廉州，罢钦州都督府。唐高宗调露元年（公元 679 年），以

钦州旧都督府所辖之地隶属容州。到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复为钦州，

统县五：钦江、保京、内亭、莲化、灵山，属邕州都督府管辖。这时候唐王朝多

从别地派官员到钦州任职，一改以往甯氏家族一统钦州的世袭旧规。大凡甯氏家

族中能胜任官职者，都调到别地任职；而且是从小官做起，并非一上任就得刺史

职。像甯璩子甯道务，先是任襄州临漳县（今广西上思县，当时属小县）令，万



岁通天（公元 696～公元 697 年）调补龙州司马（广西龙

州），以后屡任爱州司马，神龙中授上柱国，景云岁改为郁林牧，开元初授朝仪

郎新州刺史，不久又改任封州刺史等职，56岁时死在任职上。甯道务任职的地方

都不在钦州境内。又甯道务的长子甯岐岚在甯道务死后也不得袭职，只是担任像

桂州始安主簿的小官，而其地也同样不在钦州境内。这是唐王朝限制防止甯氏家

族搞地方割据的一种有力措施。尽管这样，由于甯氏家族世据钦州地区，树大根

多，仍不失为钦州一地的地方豪酋。看来唐朝为了巩固自己在岭南这一边远地区

的统治，还需要利用甯氏后人。直至唐中宗神龙二年（公元 706 年）以后这样的

局面才起了彻底的变化。

第二节 冒犯皇亲国戚，遭受灭族之灾

据《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载：“初，韦玄贞流钦州而卒，蛮酋甯承基兄弟

逼取其女，妻崔氏不与。承基等杀之及其四男：洵、浩、洞、泚。上命广州都督

周仁轨将兵二万讨之。承基等亡之入海。仁轨追杀之，以其首祭崔氏墓，杀掠其

部众殆尽。上喜，加仁轨镇国大将军充五府大使。”文中的韦玄贞是唐中宗李显

的岳父，韦皇后的父亲，是真正的皇亲国戚。韦玄贞被流放钦州，未几便劳累病

死在钦州。甯氏子弟甯承基看到韦皇后的妹妹长得漂亮，欲逼抢她做妻子，她的

母亲崔氏坚决不同意，甯承基兄弟等一帮族人便将韦皇后母及四个弟弟，一个妹

妹全部杀死，手段极为残忍。也因为如此，甯氏全族人遭到灭顶之灾。

韦玄贞一家为什么被流放到钦州呢？这与武则天、唐中宗相互之间的权力争

斗有密切关系。

唐中宗李显（公元 656～公元 710 年），原名李哲，唐高宗李治的第七子，武

则天的第三子（武则天共生四个儿子，长子李弘，次子李贤，三子李哲，四子李

旦）。唐中宗最初被封为周王，以后又改封为英王。按中国王朝的传统继承法，

应是长子继承皇位，长子不在则由次子承袭皇位。唐中宗曾依照惯例立长子为太

子，但唐中宗不大理朝政，多由武则天做主。武则天有野心，想当女皇，便走马

灯式的废除太子。李显的两位兄长先后被武则天所废之后，李显被立为太子。弘

道元年（公元 683 年）十二月，高宗病死，太子李显即位，是为中宗。裴炎受遗



诏辅政，尊武则天为皇太后，实际上一切政事均由武则天定夺，中宗只不过是个

傀儡。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皇帝不甘心听其母亲的摆布，自作主张，把皇后的父

亲韦玄贞自普州参军提升为豫州刺史，很快又准备提升为侍中（相当于宰相职）。

裴炎谏诤，劝唐中宗说，韦玄贞无才无德，又没有军功，一下子将他提升到侍中，

恐怕不称职，会引起朝野大臣不服。唐中宗听后大怒曰：“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

不可！而惜侍中邪？”裴炎惧怕，立刻报告武则天。武则天听后很恼火，便与裴

炎密谋废掉唐中宗。“太后集百官传于乾元殿……宣太后令，废中宗为庐陵王，

扶下殿．”唐中宗不服，直问武则天：“我有什么罪？为什么废除我的皇位？”武

则天气愤地回答说：“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无罪？”[5]公元 684 年 2月，继

位才一个多月（公元 684 年 l 月 23 日～2月 27 日）的唐中宗被武则天废为庐陵

王，贬出长安。武则天另立豫王李旦为皇帝，是为睿宗。

中宗先后被软禁于均州（今湖北省均县）、房州（今湖北省房县），前后共 14

年，只有妃子韦氏陪伴，两人相依为命，尝尽了人世间的艰难。每当听说武则天

派使臣前来，中宗就吓得想自杀。韦氏总是安慰他说：“祸福无常，也不一定就

是赐死，何必如此惊恐。”韦氏的鼓励、帮助、劝慰，才使他在逆境中坚持着活

了下来。因此，中宗和韦氏作为患难夫妻，感情十分深厚。他曾对韦氏发誓说：

“有朝一日我能重登皇位，一定满足你的任何愿望。”

圣历二年（公元 699 年），中宗被武则天召回京城，重新被立为太子。神龙

元年（公元 705 年），82 岁的武则天病重。正月丙午日，宰相张柬之、右羽林大

将军李多祚等人突率羽林军五百余人，冲入玄武门，杀张易之、张昌宗，迫使则

天皇帝传位于中宗，改年号为“神龙”。二月，恢复国号为唐。

中宗复位后，马上立韦氏为皇后，并让韦皇后参与朝政，对张柬之等功臣却

不加信用；又不顾大臣的劝阻，破格追封韦皇后之父韦玄贞为上洛郡王、太师、

雍州牧、益州大都督，韦玄贞的兄弟韦玄俨为鲁国公、特进、并州大都督。唐中

宗在 20 多年前就曾经因为给韦玄贞乱升官而被武则天罢掉皇位，现在又迫不及

待地给死了的韦玄贞加官晋爵，群臣多有不服。左拾遗贾虚己上疏谏曰：“孔子

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且非李氏而王，自古盟书所弃。今陛下创制谋始，



垂范将来，为皇王令图，子孙明镜。匡复未几，后族有私，臣虽庸愚，尚知未可；

史官执简，必是直书。今万姓颐然，闻一善令，莫不途歌里颂，延颈向风，欣然

慕化，日恐不及。陛下奈何行私惠，使樵夫议之。即先朝赠太原王，殷鉴不远。

同云生于肤寸，寻木起于蘖栽，诚可惜也。涣汗既行，难改成命，臣望请皇后抗

表固辞，使天下知弘让之风，彤管著冲谦之德，是则巍巍圣鉴，无得而称。”意

思是说：韦玄贞姓韦姓而非姓李，给他封王是为皇后一族谋私行为，况且是在唐

中宗刚复位之时，这是极不明智的。如若强行，必然引起朝野议论。但唐中宗我

行我素，拒不听谏言。接着唐中宗又发一道诏书，给被武则天迫害的李家皇族平

反。

原来，武则天在位时，为了打击李唐宗室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以各

种罪名将李唐皇室的不同政见者流放到岭南地区，其中钦州是流放的主要地方。

这些被流放的岭南的李唐宗室，境况甚为悲惨。据《资治通鉴》记载：“武后所

诛唐诸王、妃、主、驸马等，皆无人葬埋，子孙或流窜岭表，或拘囚历年，或逃

匿民间，为人佣保。”所以，唐中宗复位后，“制州县求访其枢，以礼改葬，追复

官爵，召其子孙，使之承袭，无子孙者为择后置之。既而宗室子孙相继而至，皆

召见，涕泣舞蹈，各以亲疏袭爵拜官有差”。
[6]
韦皇后的一家当然也是在平反之

列。据《新唐书·韦温传》载：“玄贞流死钦州，妻崔为蛮首甯承所杀，四子洵、

浩、洞、泚同死容州，后二女弟逃还京师。帝复政，是日诏赠玄贞上洛郡王、太

师、雍州牧、益州大都督，温父玄俨鲁国公、特进、并州大都督。遣使者迎玄贞

丧，诏广州都督周仁轨讨甯承，斩其首祭崔柩，官仁轨左羽林大将军，汝南郡公。

柩至，帝与后登长乐宫望而哭，赠酆王，谥文献，号庙曰褒德，陵曰荣先，置令

丞，给百户扫除。赠洵吏部尚书、汝南郡王，浩太常卿、武陵郡，洞卫尉卿、淮

阳郡，泚太仆卿、上蔡郡，并葬京师。”《新唐书》的记载与《资治通鉴》的记载

有所出入，《资治通鉴》说韦后的母亲及她的四个弟都是在钦州被甯承基杀害的，

而《新唐书》则说甯承基只在钦州杀韦皇后的母亲崔氏，并没有杀害她的四个弟，

她的四个弟弟是死在容州。《旧唐书·韦温传》也持此说法。新旧唐书所说较可

信。因为容州当时是总管府府治所在，这里比较文明，北方来的汉人寄住在总管



府内比较安全。还有一处出入是甯承基的名字问题，《资治通鉴》写作“甯承基”，

《新唐书》和《旧唐书》皆写作“甯承”，未知孰是，现姑且用甯承基称之。

综合上述可知，当年韦玄贞流放钦州时，韦皇后有两个妹妹同行，韦玄贞病

死后，甯承基杀死韦皇后母亲崔氏，逼抢其大妹做妻子；韦皇后的二妹及四个弟

弟逃往容州，结果四个弟弟都死在容州；韦皇后的二妹历尽艰辛才逃回京师长安。

唐中宗复位后，韦皇后终于有了复仇的机会。神龙二年（公元 706 年）韦皇后叫

唐中宗命令广州都督周仁轨率 2万兵马到钦州围剿甯氏族人。周仁轨是京兆万年

人，与韦皇后是同乡，又是韦皇后死党，残酷好杀。他得到唐中宗的圣旨后，认

为正是表功献忠的大好机会，便亲自率大兵来到钦州，大肆剿杀甯氏族人；还设

了崔氏灵堂，将甯承基斩首祭奠，然后将韦玄贞夫妇及四个儿子的尸骨殓棺运回

京师厚葬。

这次剿杀，史书说“杀掠其部众殆尽”，很可能指的是在钦州居住的甯氏族

族人，此时期的甯氏家族已经不再是钦州的行政长官了。甯氏世袭钦州行政长官

最后一任刺史是甯璩。甯长真于武德九年（公元 626 年）病逝，当年其子由甯璩

袭任刺史。至神龙二年（公元 706 年）甯承基被斩首，已时隔 80年时间。据《甯

道务墓志铭》载，甯道务是甯璩的儿子，最早出仕是任襄州临漳县（今广西上思

县）令，武则天朝曾任龙州司马（广西龙州）和爱州司马（今越南北部）。按唐

代的地方行政系统，在唐代前期，采用州、县二级制。到唐代中期演变为道、州、

县三级制，同时出现了新的二级行政区——府。州的长官为刺史，其下属僚佐主

要有上佐、判司和录事参军。上佐指长史、司马，没有具体职事，辅佐刺史处理

州事，但又往往成为安排闲冗官员的职位。因此唐代后期的中、下州一般都不设

置上佐之职。唐中宗复位，神龙中授甯道务为上柱国。“神龙”年号仅有 3 年时

间，“神龙中”应是神龙二年（公元 706 年），也就是广州都督周仁轨剿灭甯承基

这一年。唐朝的“上柱国”更没有实权，仅是功勋的荣誉称号。唐中宗复位才 7

年时间便被人毒死，公元 710 年，唐睿宗李旦继位，改年号为景云。甯道务约在

景云初年升为郁林牧，3 年后的开元初年又授朝仪郎新州刺史，不久又改任封州

刺史等职。牧和刺史都是地主行政长官，掌有实权。为什么唐中宗死后唐朝廷以



委甯道务以重任呢？这和韦皇后倒行逆施，想效仿武则天当女皇，受到朝野反对

有关。

原来，武则天死后，唐中宗没有剪除武家余孽，还将韦皇后的女儿安乐公主

她嫁给武三思之子武崇训；封上官婉儿为昭容，教她专掌制命，负责起草皇帝的

诏命。上官婉儿同武三思关系暧昧，韦后又十分信用儿女亲家武三思，这样，便

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左右着朝政。武三思和韦后的关系也十分暧昧。两

人玩“双陆”游戏（有赌博性质），唐中宗还兴致勃勃地帮人家数筹码。张柬之

等大臣眼见又要重演武则天的旧事，力劝中宗除掉武三思。武三思和韦后反诬张

柬之等人谋图不轨，怂恿中宗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将张柬之等人册封为王，调出

京城。武三思又派刺客在途中将他们刺杀。安乐公主也野心勃勃，一心想做武则

天第二。她要中宗废黜不是韦皇后所生的太子李重俊，由她自己当皇太女。韦皇

后和武三思也怂恿中宗废掉李重俊。在这样的危局之下，李重俊便和左羽林大将

军李多祚于景龙元年（公元 707 年）发动羽林军共 300 多人，杀死武三思父子，

又攻入宫中，想攻杀韦皇后和安乐公主。但因众寡悬殊，两李被杀。韦皇后乘机

诬陷宰相魏元忠与太子有勾结，将其贬出京城，独揽了大权。此后，韦后更加肆

无忌惮地大卖官爵，中宗也不加制止，一切按她的意愿去办。

曾经有一段时期，安乐公主自己写好了诏书，掩盖住正文拿去让唐中宗盖印。

中宗竟看也不看就把印盖上。有一年的元宵节，中宗在韦皇后的怂恿下，带着公

主和宫女数千人，全都换上平民的服装出宫逛灯市、赶热闹。到夜深回宫一查点，

数千宫女竟逃走了十之五六。中宗怕声张出去有损体面，只得不了了之。又有一

次，中宗在皇宫内召见百官，命令三品以上的官员抛球和拔河，供他和韦后欣赏。

朝臣多数是文官，不好嬉戏，直弄得他们个个丑态百出，尤其是那几个上了年纪

的大臣，体力不支，拔河时随着长绳扑倒在地，一时站不起来，手脚乱爬。中宗

和韦后见了，竟然都开怀大笑。李重俊死后，太子之位出现空缺，安乐公主就伺

机而动，想像祖母武则天一样君临天下，当女皇帝。每次见到中宗都要中宗册封

她为皇太女。中宗认为不妥，所以不准。于是安乐公主怀恨在心，全然不顾多年

的父女之情，终日和韦后策划如何解决中宗，夺取皇位。景云元年（公元 710 年）



5 月，唐中宗被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合谋毒死。但由于太平公主（武则天女）的干

预，韦后与安乐公主夺取皇位的目的仍未达到。

李重茂（中宗子）先被立为太子，后即皇帝位（殇帝），尊韦后为皇太后。

武韦集团并不甘心，中书令宗楚客、太常卿武延秀、司农卿赵履温等，力促韦后

效法武则天，谋害殇帝，另立国号，但他们又惧怕太平公主与相王（即睿宗，中

宗复位后被封为相王）从中阻挠，故不敢轻举妄动。实际上，真正对韦武集团构

成威胁的是相王的第三子李隆基。李隆基当时是临淄王，他颇有胆识，很有作为。

在统治集团内部的频繁变乱中，他暗聚勇武之士，在羽林军中发展势力。他乘被

害，武韦集团声名狼藉之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了韦后与安乐公主。

太平公主又迫使殇帝让位于相王，恢复了睿宗的帝位，李隆基被立为太子。在消

灭武韦集团时，太平公主自恃有功，睿宗又颇念兄妹情谊，对她极为尊重。每逢

宰相奏事，睿宗总要先问是否与太平公主议过，于是，太平公主更为擅权弄法。

太子李隆基不愿任人摆布，必然与太平公主发生矛盾。太平公主为了巩固自己的

地位，也把李隆基视为最主要的敌人。睿宗懦弱无能，无力处理这些矛盾，借口

有彗星出现，要“传德避灾”，表示愿让位于太子。太平公主怕太子即位对自己

不利，遂与同党极力劝阻。睿宗坚持己见，终于让位。景云三年（公元 712 年）

八月，太子即位，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改元先天。

韦皇后执政时，人们敢怒不敢言，她死后，国人对她恨之入骨。《新唐书·韦

温传》载：“睿宗夷玄贞、洵坟墓，民盗取宝玉略尽。天宝九载，复诏发掘，长

安尉薛荣先往视，冢铭载葬日月，与发冢日月正同，而陵与尉名合云。”唐睿宗

因恨韦皇后，叫人将韦皇后父亲韦玄贞、弟弟韦洵的陵墓夷为平地，任由百姓盗

挖。到天宝九年（公元 750 年），唐玄宗又下诏令挖掘韦玄贞墓。在中国传统伦

理中，对十恶不赦的恶人最解恨的方法就是挖掘祖坟，暴棺鞭尸。既然国人那么

痛恨韦皇后，那么她早先叫唐高宗下令广州都督周仁轨率大兵剿杀甯氏家族一

事，就属于公报私仇，滥杀无辜，应在平反之列。尽管史书中没有说到甯氏家族

平反的事，但是从唐睿宗升甯道务为郁林牧，唐玄宗升甯道务为新州刺史、封州

刺史职务来看，已经是平反的举措了。然而，甯氏家族遭此劫难，己无东山再起



的实力，自此以后，钦州的甯氏家族就消失在史籍之中了。

第三节 甯氏势力衰落，俚僚酋帅纷纷自立

甯氏家族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原来隶属于其统治的西原地区，由于本身社会

经济的进步，逐渐形成了许多强大的集团势力，纷纷脱离了他们的统治。《新唐

书南蛮传》：“西原蛮，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有甯氏者，相承为豪。又有

黄氏，居黄橙洞，其隶也。其地西接南诏。天宝初，黄氏强，与韦氏、周氏、侬

氏相唇齿，为寇害，据十余州。韦氏、周氏耻不肯附，黄氏攻之，逐于海滨。”

文中已明确指出，西原蛮原来隶属于甯氏家族统辖，这是唐朝天宝初年以前的事。

天宝以后黄氏、与韦氏、周氏、侬氏结成同盟，四姓同盟中以黄氏集团最强大，

他们占有钦州以西及西南十余个州县。这些州县都是甯氏家族苦心经营多年的地

方，甯猛力、甯长真在世时，这里的民族关系非常和谐，从未发生有部族之间的

战争，也未见有反叛朝廷的举动。

尽管说唐中宗、韦皇后复位后给甯氏族人打击很大，但是唐中宗、韦皇后复

位后的时间很短，仅有 7 年时间。况且他们下台后，唐睿宗李旦、唐玄宗李隆基

都给甯氏族人平反了，甯氏族人仍可在朝中当官，如甯道务就被任命为新州刺史

等职，另外还有甯龄先，也在天宝至广德年间（公元 742～公元 765 年）任镇南

都护府副都护职。除此二人之外，相信还有其他甯氏族人在钦州或外地任职，因

史书缺如，无法得知。为逼婚杀死崔氏的甯承基只是个乡里恶霸，没有什么政治

头脑，而真正的甯氏精英大有人在，如果假以时日，必有智者出现，他们将会重

振祖业，中兴甯氏家族当年雄风。然而天宝初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原来隶

属于甯氏家族的黄氏已变得越来越强大，并与周氏、韦氏发生矛盾，相互攻击，

黄氏将周氏、韦氏部族赶到海边。黄氏一统了西原地区，并逐渐向外部扩张，此

时西原地区的社会矛盾已从部族间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也就是僚人与唐王朝的

矛盾。这种矛盾的升级与唐王朝的民族政策有关。

唐初对岭南实行“以户为计”、僚户“从半输”的赋税政策。两汉以来，中

央王朝鉴于越人地区生产原始落后，多实行“毋赋税”政策，及晋，基本也是如

此。至南朝，由于岭南较稳定，南来汉人增多，生产发展较快，封建化程度日渐



扩大，越人社会结构也就起了变化。一部分僚人已入籍编户，因而唐朝开国后对

岭南相当部分地区就能实行“以户为计”的赋税制度。武德七年（公元 624 年）

规定“若岭南诸州则税米，上户一石二斗，次户八斗，下户六斗，夷僚之户皆从

半输”，“凡水旱虫蝗为灾，十分损四分以上免租，损六以上，免租调；损七以上，

课役俱免。”
[7]
唐初行租、庸、调之法，以丁为本，但对岭南则实行“以户为计”，

把岭南与中原地区加以区别，夷僚户又只“半输”，把岭南诸州内的僚户与汉户

又加以区别。至于羁縻州县垌，仍沿旧制，由酋首向王朝进贡方物，王朝是不能

直接向户征收的。可见，唐王朝对减轻岭南特别是僚人负担是明显的。这种轻徭

薄赋政策，使僚人受到实惠，自然受到僚人欢迎，从而加强了唐王朝与岭南僚人

的关系。

甯氏家族自南朝以来就与当地的俚僚人关系很好，以至于甯长真能带数千俚

僚兵南打林邑，北伐高丽，表现了高度的一致性。唐朝初年，开始是甯长真任钦

州刺史，唐朝建国第九年，甯长真死，儿子甯璩袭任钦州刺史。史书中未说他有

超人的政绩，也没有劣迹记录，政绩平平却能继承乃父遗志，继续搞好与当地俚

僚民族的关系。因此，唐朝初年，钦州及西原地区的社会非常和谐、稳定。但是

好景不长，过了 60 多年，到武则天执政的垂拱年间，刘延祜到岭南任职后，改

令俚僚人税米全输，于是激起了俚僚人的反抗。垂拱三年（公元 687 年），刘延

祜被杀。

随着税赋增加，平民百姓不堪重负，被迫卖儿鬻女，“如闻岭外诸州居人，

与夷僚同俗，火耕水耨，昼乏暮饥，迫于征税，则货卖男女……其百姓两税定额，

各据土地所出，方圆收纳，不得别竖名目。”
[8]
虽然唐王朝诏令不得征收其他名

目杂税，但是实际上额外的负担是加重了。无偿的劳役是对俚僚人的沉重盘剥，

“访闻五岭诸郡，修补廨舍城池，材石人工，并配百姓。至于粮用，皆自赍持，

既不折税钱，又全无优恤，永言凋瘵，实不悯伤”
[9]
。

唐初，王朝加强了对岭南西道僚人的统治，在东部僚、汉杂处地区设置正州、

正县，派流官进行直接统辖；而在西部地区即僚人聚居的左右江和红水河流域，

则设置 44 个羁縻州，5 个羁縻县，11 个羁縻垌，由壮族酋长充任长官，进行间



接统治。这种羁縻制度，对僚人采取“全其种落”“不革其俗”“毋赋税”政策，

比之秦汉以后历代王朝间或发生的种族灭绝、强迫同化政策，显然是一种进步。

故在初唐时期，对改善中央王朝与僚人的民族关系，对稳定边疆，无疑起了积极

的作用。但是，由于羁縻制度是以僚人部落的大小设置的，“大者为州，小者为

县，更小为垌”，而且是“互不统属”的分散割据状态，这种分而治之的制度，

终究是限制了僚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随着僚人地区经济的发展和民族意

识的提高，必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正是由于上述经济的、政治的原因，加上唐中叶以后政治腐败，王朝与僚人

的民族矛盾逐渐激化，终于导致一系列的僚人起义。僚人起义范围波及广西、云

南、广东、湖南、贵州五省及安南一部分，其持续时间一个多世纪。唐王朝为了

镇压僚人起义，连年用兵，加重人民税赋、兵役、劳役负担：又由于安史之乱，

黄河流域战乱频仍，原来朝廷租税主要来源自江淮，现在江淮更成为唯一的租税

榨取地，民众负担骤然增加，阶级矛盾必然日趋尖锐化。先是“军乱”迭起，最

终导致全国性农民大起义，唐王朝终于陷入豪雄割据的混乱局面。

南朝至唐朝初期，西原地区是俚僚人高度聚居地，其社会性质仍是奴隶制，

分散有若干个奴隶主领地。这些奴隶主很崇拜甯猛力、甯长真父子，都表示服从

他们的管辖。唐中期开始，甯氏势力削弱，西原俚僚人因为唐王朝政策的变动，

又失去了甯氏家族的呵护，为了寻求自身的生存，在高压政策之下爆发了反唐起

义。西原僚人起义，是唐中叶以后整个社会矛盾发展的一个侧面，是在封建统治

者不断加重对僚人压迫剥削，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发展，僚人首领乘机企图

统一各部，图谋建立地方性民族统一政权等极为复杂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在

今广西扶绥县一带，建立西原羁縻州，并把“居广、容之南，邕、桂之西”，北

接道州武冈，西接南诏，依阻洞穴，“绵地数千里”这么一大片地区的僚人，称

为“西原蛮”
[10]

。中唐以后，黄垌的黄氏堪称西原僚人的代表，故西原僚人又称

“黄垌人”，或称“黄垌蛮”。西原州西与云南相邻，唐初，在云南地区有以乌蛮

族为主建立的六个诏，诏是王或首领的意思，六诏就是六个政权。它们都互不相

属，但都臣服于唐朝。开元二十六年（公元 738 年），唐朝封六诏之一的南诏首



领皮逻阁为云南王，并帮助他统一了其他五个诏。南诏统一政权的出现，自然给

僚人首领以极大的刺激和向往。南诏政权建立后 15 年，至德（公元 756～公元

758 年）初，西原州首领黄乾曜经联络诸垌起兵，武装反对唐王朝。西原僚人起

义，历时 100 多年，为两汉以来历史所罕有，给李唐王朝沉重打击，动摇了王朝

在岭南西道的统治基础。西原人民进行统一和反唐的斗争，前后大体可分为三大

阶段。

至德元年（公元 756 年）至大历十一年（公元 776 年）这 20 年为初期阶段。

至德元年（公元 756 年）二月，在以黄乾曜、真崇郁为首的领导下，联合陆州（今

钦州地）、武阳（今罗城县地）、朱兰（今东兰县地）等地 100 余垌（可见原来被

分割统治“互不统属”的各垌已联合起来）共 20 万人马，首举义旗，建立地方

民族政权。起义爆发后，他们推举武承斐、韦敬简为帅，号称中越王，廖殿为桂

南王，莫淳为拓南王，相支为南越王，梁奉为镇南王，罗城为戎成王，莫得为南

海王。
[11]

他们“署置官吏”，即下设各级官吏，初步建立起僚人的民族统一政权。

起义军所占地区“方圆数千里，控带十八州”，所到之处，旌旗蔽野，鼓角沸天”
[12]

，声势浩大，震撼岭表，义军“攻官府，杀汉吏，开仓库”，把玉帛财货分给

贫苦人民，深得民心。起义军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屡败官军。起义军可谓旗开

得胜，只 3年时间，控制了 18州，建立起僚人地方民族统一政权。

西原僚人要求建立像南诏一样的地方民族统一政权，和唐王朝既定的“分而

治之”的羁縻制度是相悖的，因此必然遭受唐王朝的镇压，正像它曾经多次出兵

镇压南诏一样。至乾元初，唐王朝对西原起义采用“剿抚”结合手法，一面紧急

调集四路兵马，一面对起义军首领“赐诏书赦其罪约降”，进行利诱招降活动。

广州都督杨谭，急调梧州、柳州、象州、贺州等地官兵，并遣使收买了西原州、

环州（今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古州的少数首领。共集结 20余万兵力，向起

义军进行反扑围攻。经过 200 余天的日夜苦战，义军受挫。首领黄乾曜、真崇郁、

廖殿、英浔、梁奉、罗淳等 7人英勇牺牲，捐躯疆场；而武承斐、韦敬简变节投

降，起义走向低潮。

其后，黄乾曜部将张侯、夏永集合余部，继续举起义旗，坚持斗争。他们同



广州地区僚人首领梁崇牵、覃问及西原酋长吴攻曹等联手作战，开辟僚区东北部

战场。北上湖南，攻克道州（今湖南道县），“据城五十余日”，接着“进攻永州

（今湖南零陵县）”，“陷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大历六年（公元 771 年），起义

军回师广西，占领了容州（今容县），迫使容州刺史王翃寄治藤州（今藤县）。王

翃招募丁壮 3000 多人，进行反扑。经过百余次的血战，义军受挫失利，被迫转

入地下，分散作战。这一阶段义军活动的方向是在僚人的东北部和东部，并坚持

斗争近 20年。

从大历十二年（公元 777 年）至太和五年（公元 831 年），这 54 年是起义军

大发展、达到高潮的阶段。大历十二年（公元 777 年），西原人民又在潘长安的

领导下，重振雄风，掀起更大规模的斗争，潘长安自称南安王。起义军所占地区，

“连跨州邑”，影响所及，“南距雕题交趾，西控昆明夜郎，北泊黔巫衡湘，弥亘

万（里）”
[13]

建号称王，威震岭表，使唐王朝大为不安。唐代宗急命皇族陇西县

男李昌夔“领桂州都督兼御史中丞”，率大军镇压围剿。潘长安不幸被俘，起义

军被屠杀 2万余人，起义失败。潘长安领导的斗争虽未成功，但西原人民的反抗

斗争并未因此而停止。

贞元十年（公元 794 年），西原人民在首领黄少卿领导下，再次发动了武装

斗争，且规模更大。义军围攻唐王朝在岭南西道的统治重镇邕州（今南宁市），

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力不能支，惊恐不安，乞请朝廷发兵镇压。唐德宗企图用软的

一手消灭起义军实力，遣李辅光前去诏谕黄少卿，遭到坚决拒绝。起义军相继攻

陷钦（今钦州）、横（今横县）、浔（今桂平）、贵（今贵港市）4州。围攻容管经

略使驻地容州。黄少卿子黄昌沔率领的队伍，先后攻陷 13州的地方，声势浩大，

岭南震惊。唐王朝为挽救败局，急忙调兵遣将，委派唐州刺史阳旻为容管招讨经

略使，率官军与义军大战，每日交锋六七次，战斗十分残酷激烈。义军将士虽然

骁勇，但战局的发展对其日趋不利。经过 12年战斗，至元和元年（公元 806 年），

重要将领黄承庆不幸在邕州被俘。为保存力量，第二年黄少卿诈降，朝廷封其为

归顺州（今靖西县）刺史，又封其弟黄少高为有州刺史，以进行笼络。黄利用这

一机会，重新集结力量，以图再起。不久，黄少卿复与其弟黄少高重举义旗，继



续领导西原壮族人民进行反唐斗争。他们联合正在邕州附近进行武装斗争的黄少

度、黄昌驩两支武装共同作战，先后“陷宾（今宾阳县）、峦（今横县）二州并

据之”。元和十一年（公元 816 年），起义军又攻占钦、横二州，与邕管经略使韦

悦展开激战，再陷严州（今来宾县），唐军主帅阳曼、裴行立相继被义军击杀。

义军的节节胜利使唐王朝惊恐万状，狼狈不堪，在损兵折将之后，急从湖南、湖

北、江西等地调来援军。但因长途羁旅，人马疲乏，兼之水土不服，环境生疏，

结果这些援军“被雾露毒，相枕藉死，百无一还”
[14]

，未战已伤亡惨重，而西原

壮族人民的起义军力量则进一步发展壮大。

长庆三年（公元 823 年），黄少卿部再次进攻岭南西道重镇邕州，陷左江镇

（今南宁市西），下钦州，破千金镇（今钦州境），钦州刺史扬屿被迫出奔石南栅。

第二年，起义军进攻安南，攻占陆州（今防城港市境西），杀死刺史葛维。至此，

义军在黄少卿领导下，经过 46年奋战，占据了岭南西道的 18州，并控制统治了

10 年。“黄氏、侬氏据州十八，经略使至，遣一人诣治所。”
[15]

从《新唐书》这

则记载可知黄、侬起义军占据 18 州后仍保持与唐王朝的联系，推想无非是期望

唐王朝能够承认其地方民族政权地位，正如前不久唐王朝曾承认南诏政权一样。

然而，唐王朝是在多次重兵镇压均告失败的情况下才被迫承认南诏的。环顾周边，

举凡少数民族起义，唐王朝莫不以军事镇压，“唐北禽颉利，西灭高昌、焉耆，

东破高丽、百济，威制夷狄”
[16]

，哪能允许南方僚人统一自治呢！

从太和六年（公元 832 年）至乾符六年（公元 879 年），这 47 年是起义军走

向失败阶段。唐王朝统治者进一步采用“剿抚”手法，而以军事进剿为主，配合

利诱拉拢，分化瓦解，最后各个击破起义军。

太和六年（公元 832 年），经略使董昌龄派其子董兰率军向起义军疯狂反扑，

叫嚣要“讨平峒穴，夷其种党”
[17]

。在残酷的军事镇压的同时，又采用招抚软的

一手，对起义部众进行分化瓦解。太和八年（公元 834 年），唐朝廷发诏令称：

只要僚人起义队伍接受招抚，放下武器，不再反抗，就可以“各使怀安，所获黄

峒百姓并分配侧近州县。令自营生，不得没为奴婢，将充奖给。如原是奴婢者，

即任充赏”
[18]

。黄少卿起义军在唐王朝军事、政治进攻中“结南诏而助”，坚持



斗争 40 多年。而后“懿宗与南诏约和”。至乾符六年（公元 879 年），邕管节度

使辛谠一面与南诏结和，使西原义军受到孤立；一面用官禄财货拉拢收买黄峒、

侬峒首领，并挑拨二峒首领之间的关系，制造矛盾，直至互相动兵厮杀，受骗上

当，分别接受了王朝的招降。至此，以黄洞为主力的西原僚人为政治上的统一和

反唐斗争终归失败。西原僚人遭受唐王朝的镇压，起义中心地区的“邕容两管，

因此凋敝，杀伤疾患，十室九空”
[19]

，西原僚人遭受空前的灾难。

西原僚人先后在黄乾曜、潘长安、黄少卿等人领导下，几代人前仆后继，坚

持了百余年的武装斗争，终因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而失败了。但这绝不是历史

的偶然现象，而是僚人企求冲破羁縻制度统治的伟大尝试。西原僚人的斗争有力

地打击了唐王朝的反动统治，推动了社会历史向前发展。
[20]

西原俚僚一百年的起义，使唐王朝束手无策。假令甯氏家族在世，也难有回

天之力。但话又说回来，如果唐王朝不急于削弱甯氏家族的势力，容忍其族人在

钦州继续担任行政长官，他们也必然采取正确的民族政策，一如既往地与西原俚

僚人和睦相处，帮助他们从奴隶制社会和平过渡到封建社会，就不一定发生百年

之久的西原僚反唐起义了。如果仅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历史，那么，甯氏家族在维

护中国南部边疆安全，维护民族团结方面是有贡献的。但是，甯氏家族只是唐王

朝的一颗棋子，无法改变历史前进的轨道，一代酋帅势若黄昏落日，欲想东山再

起，此时已不可能，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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